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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象是我国独特的审美范畴ꎬ体现在艺术的各个领域ꎮ 傩面具强烈的意

象美特征ꎬ传递着大众质朴的情感及信仰的演绎轨迹ꎬ积淀了从远古到近代各个历史时

期诸多的艺术特征和文化信息ꎮ 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传统的人文思想、独特的

宗族文化是傩面具的精神本源ꎮ 傩面具以五色为主的意象色彩反映了传统的五色价值

观ꎬ具有明显的伦理与道德痕迹ꎻ在造型上傩面具根据意象的需要注重概括取舍ꎬ对所

刻划的形象进行大胆想象与夸张ꎬ傩面具隐藏着博大精深的历史内容和文化蕴涵ꎮ
〔关键词〕傩面具ꎻ精神意象ꎻ色彩意象ꎻ造型意象

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美学范畴ꎮ 自«周易»指出“立象

尽意”后ꎬ两千多年来中国意象说经历了“表意立象”、“内心意象” “泛化意象”
和“至境意象”等不同阶段ꎮ〔１〕何为意象? 先秦时庄子提出“得意忘言”ꎬ魏晋时

王弼提出“得意忘象”ꎬ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独照之匠ꎬ窥意象而

运斤”ꎬ这里的“意象”指的就是“内心意象”ꎬ即是指在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基础

上ꎬ将自己的主观思想融入ꎬ经过艺术语言或物质材料传达ꎬ创造形成具有审美

价值的艺术形象ꎮ
意象是我国独特的审美范畴ꎬ运用到艺术的各个领域ꎬ亦已成为其无形的灵

魂与精神ꎮ
傩ꎬ起源于旧石器中晚期的驱逐术ꎬ商周时期ꎬ傩作为古代逐鬼驱疫的巫术

仪式已经形成固定的制度ꎬ在周代傩被纳入“礼”的范畴ꎬ成为仪典ꎻ汉代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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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ꎬ将傩仪的咒语与音乐舞蹈结合起来ꎬ是为“大傩”ꎻ到了唐代ꎬ傩在民间盛

行ꎬ成为百姓欢庆同乐的年节歌舞活动ꎬ显现了傩戏的雏形ꎻ直至明清时期傩活

动内容日益繁多ꎬ形式日趋完整ꎬ以致形成“沿门逐疫”的风俗ꎮ 正如钱茀先生

所说“明清以来ꎬ傩与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更广泛地杂交ꎬ形成许多傩戏品种与

傩俗事象ꎮ” 〔２〕

从上古到明清直至近代ꎬ傩贯穿于整个人类史ꎬ遍及全国 ２４ 个省市地区ꎬ积
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与艺术特征ꎬ因其“数百年世代沿袭ꎬ很少受外来

影响风格古朴粗犷原始蛮赫ꎬ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的‘戏曲活化石’”ꎮ〔３〕傩面

具俗称“脸子”ꎬ是傩文化的象征符号ꎬ是以戴木制彩绘面具为表演特征ꎬ以祭

祖、驱邪纳吉为目的的古老艺术形式ꎮ 在傩事活动中ꎬ面具被视为神的载体ꎬ是
最重要的道具ꎬ无论仪式、傩舞、傩戏都是围绕着面具进行的ꎬ佩戴面具是傩戏区

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ꎮ
美学家苏珊朗格曾说:“艺术符号是一种终极的形象———一种非理性的

不可用语言表达的意象ꎬ是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生命与富有个性的意

象ꎬ一种诉诸于感受的活的东西ꎮ” 〔４〕 傩面具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符号ꎬ是典型的

主观之象ꎬ是凭借生活感受与想象创作出来的ꎬ是人的想象的具体表现ꎮ 从原始

社会到现代社会ꎬ它始终以大众熟悉与接受的形象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ꎮ 从现

存的傩面具中ꎬ我们既可以看到沿袭经年、亘古不变的自然崇拜的原始风貌ꎬ又
能读出民间群体朴素的审美意象ꎮ

笔者认为ꎬ傩面具深受地域习俗、民族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影响ꎬ具有强烈

的意象美特征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傩面具的精神意象

“鸣金跳号ꎬ谓之逐疫”ꎬ〔５〕傩本身是一种驱疫的仪典ꎬ根植于远古先民的图

腾崇拜与巫术意识ꎬ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应的精神意象ꎮ
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为傩的生存提供了温床ꎮ 普列汉诺夫指出: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ꎬ他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

成的ꎬ而他的境况归根结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他的生产关系制约的ꎮ” 〔６〕 在

封闭的社会结构中ꎬ生产力极为低下ꎬ自然环境恶劣ꎬ“各村族居深山中ꎬ冬暖夏

凉ꎬ得四时之正ꎬ惟地多卑湿ꎬ云雨时常有ꎬ暴风昏雾感者多病”ꎬ〔７〕 人们没有能

力提高生产力ꎬ更没有能力探求自然规律ꎬ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息与繁衍ꎮ 所以当

人们面临种种忧患时ꎬ先民就只能“寄希望于神袛和巫觋去祛除灾祸、疾病和祈

求丰年ꎮ” 〔８〕于是ꎬ万物有灵的观念与各种巫术仪式就应运而生ꎬ这也是傩文化

的源头ꎮ
傩面具作为傩文化的标识ꎬ在傩祭中是巫师手中最重要的法器ꎬ是神鬼灵魂

寄居的载体ꎬ是身份转换的工具ꎮ 它的产生符合先民混沌思维的逻辑ꎬ寄托了他

们理想的原始动机ꎬ是他们借以影响自然、保护自身生存繁衍的产物ꎬ迎合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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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笃信神灵的宗教祈求心态ꎬ满足了他们的现实生活需求与心理平衡ꎮ
曲六艺先生就曾把傩归为“宗族傩”ꎬ在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ꎬ因逐疫祈福

的需要ꎬ各宗族于每年祭社时在各自祠堂择日演傩驱邪ꎮ 傩面具作为神灵的象

征和载体ꎬ伴生于宗族活动中ꎮ 由于带着浓厚的宗族色彩ꎬ各宗族都会拥有自己

的一套面具ꎬ绝不会与其他宗族混用ꎬ演员也皆由各自宗族男丁担任ꎬ自演自看ꎬ
按照“口传心授”的民间传袭方式世代相传ꎮ 在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神灵、
祭奠祖先的系列活动中ꎬ体现了较为完整的原始宗教情感及宗法社会的意识形

态ꎮ
正是由于宗族已经习惯借助傩的神秘力量来寻找生命的寄托ꎬ用面具编织

自己的精神世界ꎬ所以对待面具ꎬ必须严格遵守宗族定制的各种清规戒律ꎮ 在未

经“开光”法事前ꎬ傩面具仅是一件普通的木雕作品ꎬ可随意放置ꎮ 一旦经过杀

鸡血祭、拗诀打醮的神秘法事后ꎬ则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ꎬ成为了神的化身ꎬ请进

傩坛ꎬ奉为“傩神”ꎬ将之供奉ꎬ对之顶礼膜拜ꎮ “各家族在傩戏演出前后ꎬ均需进

行‘迎神下架’和‘送神上架’的仪式(对神灵的迎送ꎬ在楚地是古已有之的———
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为迎神曲ꎬ«礼魂»为送神曲)ꎮ 其‘架’位一般在祠

堂的阁楼上ꎬ个别家族在祠堂的一角专辟一‘神台’以供奉面具ꎮ” 〔９〕而当他们带

上面具时ꎬ就会将自己幻想成带有神秘意味的神象ꎬ实现了人神的转化ꎮ 他们希

望借助于傩神的力量ꎬ护佑着他们ꎬ能占卜世间难事ꎬ因为他们相信ꎬ每副面具在

经过肃穆的宗教仪式后ꎬ就会拥有超自然的神的属性ꎬ就能盛载着民众的希

望———祛灾逐疫、驱邪避难ꎬ使他们得到一种图腾式的心灵慰藉ꎮ
亨利摩尔说:“一切原始艺术中最感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强烈的生命力ꎬ它

产生于人对生活的直接的或即兴的反映ꎮ 对原始人来说ꎬ雕塑和绘画不是一种

预期的或学术的行为ꎬ而是一种强烈的信仰ꎬ希望和恐惧的方式ꎮ” 〔１０〕 巫术信仰

使傩面具得以产生ꎬ而人类文明的进程ꎬ傩面具被赋予了新的宗教内涵ꎬ社会文

化功能的需求与世俗化的价值要求逐渐成为了主要内容ꎬ傩面具既具有宗教信

仰性又具有世俗性ꎮ 从国之大傩到流行于民间的民俗民风ꎬ傩神信仰吸附儒、
道、佛的一些思想内容ꎬ隐含巫窥法术而流布于下层社会ꎬ〔１１〕逐渐回归到民众中

来ꎮ 受傩文化的世俗化影响ꎬ傩面具的种类也逐渐的世俗化ꎬ傩面具的诞生之

初ꎬ人们并未在意他们的性别ꎬ因为他们只是人们崇拜的对象ꎬ是冥冥中的神灵

和图腾ꎬ所以大多为动物形或自然形或人兽结合形ꎬ然而当民众的思想信仰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后ꎬ傩面具就有了明显的性别区分ꎬ等级之分ꎬ性格差异ꎬ甚至民间

传说及神话人物也被赋予了人性的特征ꎬ傩面具从人神对立的状态逐渐向人神

合一的趋势发展ꎮ 这不是偶然的ꎬ其演变轨迹大略与汉乐府相仿ꎬ艺术自身的发

展规律在焉ꎮ 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ꎬ还可以将傩神与西方人格神在特征、谱系上

进行比较研究ꎮ 限于篇幅ꎬ不赘述ꎮ
傩面具从神灵出发ꎬ最终落脚于民间ꎬ不论是人格化的神还是神格化的人ꎬ

傩面具都不可避免的渗透着大众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及审美价值观ꎬ其目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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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需求与情感需求ꎮ 傩面具的创造者与欣赏者都是民

间大众ꎬ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千姿百态的面具的同时也传递出大

众质朴的情感及信仰的演绎轨迹ꎮ

二、傩面具的色彩意象

色彩是视觉艺术中最情感化的因素ꎬ它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ꎬ与人类文化情

感有着甚为复杂、微妙的联系ꎮ〔１２〕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语言中ꎬ色彩不仅仅是对客

观自然色彩再现ꎬ更多的是从传统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出发ꎬ赋予颜色不同的象

征喻意是人们表达精神情感的一种方式ꎮ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东方色彩体系———“五色观”ꎮ «尚书洪范»谈到:“五行ꎬ一曰水ꎬ二曰火ꎬ三
曰木ꎬ四曰金ꎬ五曰土ꎮ”阴阳五行说中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物质构成ꎬ而各

种现象与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ꎬ都是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结果ꎮ 到了汉代ꎬ
五行说发展出五方说ꎬ并以五色代替五方:青龙为东方ꎬ白虎为西方ꎬ朱雀为南

方ꎬ玄武为北方ꎬ四方之中主位为黄色ꎮ “青、白、红、黑、黄”五色可以说是五行

的用色意识ꎬ自始至终贯串于中国的传统设色观念中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ꎬ
其丰富的比附性意义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宗教礼仪中ꎬ并在多种艺

术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ꎮ
传统的“五色”观念为傩面具的色彩运用提供了传承依据ꎬ在傩面具的用色

上通常以五色为主ꎬ辅以金、银、褐、棕、紫色ꎮ 一般戏曲脸谱都有一定的谱式ꎬ如
京剧脸谱的基本谱式就有八种之多ꎬ而傩面具的赋彩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ꎬ在色

彩的选择上无视色彩的写实性ꎬ单纯的从色彩的情感表达出发ꎬ讲究色彩的功利

意识ꎬ注重色彩的性格语言塑造ꎬ用色极其自由单纯、鲜艳强烈ꎮ 每尊面具以纯

色上脸ꎬ赋彩一般不会超过三色ꎬ以人物的品格和气度确定一种色调为主色ꎬ用
黑线勾勒五官ꎬ嘴唇施以红色ꎬ如世俗人物萧氏女、刘文龙等ꎻ即使是表现神灵武

将时ꎬ也不过在其夸张变形的眉、眼、额头处施以红、青、白色以彰显个性ꎮ
虽然傩面具的赋色单纯ꎬ但也五彩缤纷ꎬ绚丽多姿ꎬ其色彩依然表达了民众

的道德观ꎬ表现出了对人物的褒贬ꎮ 根据角色运用不同的色彩赋予面具特定的

象征意义ꎬ暗示人物不同的品德和性格特征ꎮ 如以红或重枣色为主色的关公、钟
馗ꎬ表示忠勇刚直、正义ꎬ能够驱魔避邪ꎻ皇帝、万民伞、龙亭则以居五方之中象征

皇权与地位权力的主宰之位的黄色描绘ꎻ小鬼及部分武将的角色则施以青色ꎬ以
示其凶悍、诡异及桀骜不驯的性格ꎻ表现英俊美貌的少将军如薛丁山、罗成则以

白色示之ꎬ以表文静善良ꎻ黑色是平民的颜色ꎬ是风吹日晒者的肤色ꎬ同时又代表

着正义ꎬ所以傩面具中的黑色多表现人物朴直、率真、刚正的性格ꎬ如包拯、渔翁、
招魂使者等ꎮ (见表 １)

从傩面具的色彩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匠人们在进行面具赋色时完全处于一

种主观的意识ꎬ他们并不顾及色彩的真实性ꎬ较少有理念色彩ꎬ注重的是色彩情

感表达ꎬ追求的是表现主观意象的自由理想色彩ꎮ 他们凭借着历代传承的经验

—４７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２学者专论



表 １　 五行、五方、五色及色彩喻意的关系

和直觉对表现对象进行大胆主观的设色ꎬ以色彩来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情、气度精

神ꎮ 这种随“意”赋彩带有一定原始意味ꎬ真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内心感受与善

恶情感ꎬ具有较强的道德评判、引导意识ꎻ同时也是积极乐观的视觉心理反映ꎬ折
射出中华民俗从善向上的情感色彩特质ꎮ 傩面具红、黄、青、白、黑五色的搭配ꎬ
既遵循着五色的崇尚与禁忌ꎬ又遵从着与道德伦理相关的色彩习俗ꎬ完全是一种

象征性的比附和观念性的阐释ꎬ具有明显的伦理与宗教化痕迹ꎬ是在阴阳五行学

说和中国画随类赋彩间接影响下的产物ꎮ

三、傩面具的造型意象

“任何有价值的艺术形象的创造ꎬ都不是客观对象原封不动的、机械的、纯
客观的再现与攀仿ꎬ而是要经过艺术家的能动反映并要经过加工、改造和创造

的ꎮ” 〔１３〕大多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经过二度创作的ꎮ 如郑板桥的竹子ꎬ通常是从

“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ꎬ这是第一度创作ꎻ而后的“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
则是二度创作ꎬ在这个过程中ꎬ“手中之竹”已不再是机械的复制ꎬ而是充满活

力、孕育生命的过程ꎮ 这种以己度物的二度创作在中国民间艺人的创作中尤为

明显ꎬ他们在处理物象原型时毫不迟疑地把主观意念纳入其中ꎬ让客观对象按照

自我意愿重新结体构造ꎬ我们称这种造型方式为“意象造型”ꎮ
中国传统的意象造型很注重概括取舍ꎬ张彦远所谓的“形似之外求其画”即

是说造型与变形是结伴而行的ꎬ在不失常态的前提下通过把物象简化ꎬ取舍概

括ꎬ夸张变形处理ꎬ可以使造型更加强烈、充实ꎬ更有利于表现描绘对象的神态气

质ꎮ 傩面具的造型不是自然存在的ꎬ而是人们有意的加工创造ꎮ 它的创作基本

是建立在人鬼神三界的基础上ꎬ面具制作者在主观知觉的引导下ꎬ在人形的架构

上将其关联的鬼神形象进行嫁接再创作ꎬ忽略形象的生理结构ꎬ抓住其精神内

涵ꎬ不注重对象的形体真实性ꎬ在意于整体的真实与神韵ꎬ通过夸张与写实结合

的雕刻技巧ꎬ创作出三界共通的造型ꎬ充分显现了“以形写神”的意象美造型特

点ꎮ
在制作傩面具时ꎬ面具雕刻匠人通常是依据祖辈传承的图样ꎬ按照一定的规

矩和口诀ꎬ一代一代口手相传ꎮ 在造型手法上分为“取形”和“离形”两大类ꎬ“取
形”类的面具只是对生活原型的自然形态进行了适当修饰ꎬ是概括性较强的面

具ꎬ如历史人物、世俗人物等ꎮ 而招魂使者、钟馗等神祗形象则属于“离形”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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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ꎬ这类面具的造型对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进行夸张变形ꎬ凸显角色的身份特

征ꎬ富有很强的装饰意味ꎮ 在雕刻“取形”类面具时手法柔和、用刀简练ꎬ刻划细

腻ꎬ线条流畅ꎬ突出表现人物的温良性、亲和性ꎮ 如«陈州放粮»中的张妃ꎬ眉如

柳叶ꎬ眼似丹凤ꎬ面相丰满ꎮ “离形”类面具塑造时手法夸张ꎬ用刀粗犷有力ꎬ线
条粗扩ꎬ注重个性张扬ꎬ尤其表现在眼、口等部位ꎮ 以招魂使者来说ꎬ面具艺人在

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对其面部进行了大胆的联想与想象ꎬ头戴红头盔ꎬ嘴角下扯ꎬ
满脸煞气ꎬ双眼镂空ꎬ咄咄逼人ꎬ眉毛、宇间、鼻根紧紧拧在一起ꎬ将一个暴躁、狰
狞的精神气质活化出来ꎮ

傩面具的造型特征并非一成不变的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

形象与比例ꎮ 傩面具在其形成之初充满了神性的光芒ꎬ多是动物、图腾和神灵的

化身ꎬ以方相氏为代表的古傩神ꎬ其面目“可畏怖”ꎬ堪比青铜器发展史上早期的

饕餮纹ꎻ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ꎬ中近代的傩面具造型慢慢减退了上古时期的恐怖

狰狞与神秘诡异的特征ꎬ世俗意象逐渐清晰ꎬ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民间故事都纷

纷走进了傩坛ꎬ面具形象也日益丰富ꎬ这些面具造型自然的融入了民众生活的期

许愿望与爱憎情感ꎬ如有的造型眉目清秀、五官端正ꎬ体现了忠厚善良的个性ꎬ有
的则是细眉鼠眼、嘴歪眼斜ꎬ表现出奸诈可恶的人物特点ꎮ 但无论是温文尔雅还

是粗旷豪迈ꎬ无论是“取形”还是“离形”ꎬ都是民众对社会生活情感的自然流露ꎮ
虽然傩面具的种类繁多ꎬ造型丰富ꎬ但其形态与神态却各不相同ꎬ民间艺人

在造型艺术上特别注重不同角色性格的刻画ꎬ每副面具都是数千年来面具匠人

们集体创造和技艺传承所积聚的丰富经验的结晶ꎬ都是他们根据不同历史阶段

的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原型结合自身的丰富想象的“意象”表现ꎮ 他们不

拘泥于自然形态ꎬ不束缚于透视比例ꎬ根据作品传神造意的表现需要ꎬ通过对客

观对象的领悟ꎬ进行主观的取舍ꎬ由心具形ꎬ在进行面具的性格特征刻画时他们

带着明显的道德评价观念ꎬ分善恶ꎬ明褒贬ꎬ将世俗生活中的素材与人文气息纳

入面具中ꎬ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匠造出一个个意与象交融相通的鲜活形象ꎬ使人一

目了然ꎮ 这些原生态的艺术造型虽无专业的雕刻技巧ꎬ但却是他们从感性出发

对理性的扬弃ꎬ是朴实的审美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融为一体的集中表现ꎬ将民族

传统的古拙审美发挥得淋漓尽致ꎮ

四、结　 语

中国傩文化是中国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形式ꎬ〔１４〕傩

面具是傩文化的标志ꎬ是其最具特色的道具ꎬ历经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ꎬ由最初

的驱逐疫鬼发展到祈福纳吉ꎬ经历了从尊神、娱神再到娱人的转化ꎻ傩面具从神

坛走向民间ꎬ完成了从巫术到艺术的华丽转身ꎮ 丰富多彩的傩面具蕴藏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ꎬ透过一张张古朴的面具我们看到了鲜活的历史演变ꎬ看到了社会的

进步与文化的发展脉络ꎬ看到了民众的思想信仰、思维方式的变化ꎮ
如果对傩文化在时空上加以观照:在空间地域上ꎬ傩文化ꎬ至少是池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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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傩文化至今仍然延续着古楚地的风俗———“信巫鬼ꎬ重淫祀”(«汉书地理志

下»)、“其俗信鬼而好祠ꎬ其祠ꎬ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王逸«楚辞章句九

歌序»)ꎻ在时间上则显示了不同文化、习俗的交融ꎮ 从驱逐疫鬼、祭祀神灵到颂

扬关公、包拯等忠正之士的演变ꎬ可见中原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渗透和影

响ꎮ 另外ꎬ傩戏的招魂在哲学上可以解释为一生一世同时主张神不灭的产物ꎬ这
与佛教的“三世轮回”说相映成趣ꎮ 因此ꎬ傩文化因地域而根深叶茂ꎬ因嬗变而

多姿多彩ꎬ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ꎮ
傩面具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民间艺术现象ꎬ在人们的心中始终是神秘而

神圣的ꎮ 它依靠代代手口相传得以流传ꎬ时至今日仍是许多地区重要的民俗活

动ꎬ一副面具就是一尊神、一个鬼、一位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人物ꎬ面具艺人们按

照特定的程式和象征性的色彩与写意的造型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ꎬ寓褒贬、分善

恶ꎬ将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道德价值等各种现象集中体现ꎮ 无疑ꎬ在新的历

史时期ꎬ傩戏依然值得传承ꎬ我们对傩文化的研究必须继续深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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